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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经典概念分析法,从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概念、概念应用、属性、案例、前置/后置因素和实证性测评工具等方面进行整

合分析,界定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概念,为护理人员以专业身份使用数字媒体时遵循护士职业精神的标准,从而体现护理人员的

专业性、权威性和利他性的行为及态度,最终达到促进大众健康,树立个人和专业形象,维护健康互联网医疗环境的目的。为护理

数字职业精神的深入研究、护理教育与护理管理层开发相应评估工具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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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数字媒体在国内外医疗行业的使用愈发频

繁,全球超过40%的就医人员使用数字媒体来满足

他们的医疗需求[1],护理人员也利用其完善医疗服

务、进行护理科研及管理等活动。然而,当前医疗行

业大多关注数字媒体的好处,忽略了它带来的风险。
研究显示,护理人员在使用数字媒体时存在专业身份

模糊等问题,从而导致一系列未经深思熟虑的行动和

互动,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使用中[2]。出现这些问题的

重要原因是一些医务人员缺乏在互联网医疗模式下

的数字职业精神[3]。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缺乏会损

害护理人员的专业形象,降低护患信任从而影响护患

关系,由此也会引发其他的伦理法律问题及社会舆论

危机。良好的数字职业精神是互联网医疗健康长远

发展的基石,是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

现[4]。进行护理数字职业精神概念的研究对于培育

和提升护理人员的数字职业精神,促进他们正确使用

数字媒体有重要意义。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众使用数字媒体的频

率上升,目前国外针对临床、药学等专业进行了广泛

研究;护理专业也进行了对数字职业精神看法和现状

的横断面研究,部分组织协会提出了关于数字媒体使

用的指导方针[5],但现有研究存在命名模糊、没有界

定其明确概念等问题。并且我国对于护理数字职业

精神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可能出现使用名称

混乱、教育和评估缺乏理论基础等问题。因此,本研

究采用 Walker的经典概念分析法[6-7]对护理数字职

业精神进行概念分析,旨在归纳其属性内涵,增进护

理人员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推动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

研究进展,为护理管理者和教育者开展临床相关教育

提供依据。

1 方法
1.1 文献检索 运用自由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等中文数据

库 及 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PRO-
QUEST等英文数据库,检索词分别为“数字职业精

神,护理,E-professionalism,nurs*”。查阅文献后发

现其他替代术语及相关词语,扩大检索“电子职业精

神,在线职业精神,社交媒体;online
 

professionalism,
digital

 

professionalism,social
 

media”等关键词。检

索时限从建库到2022年9月。纳入标准:研究对象

为护理专业学生或护士;以数字职业精神为主要研究

内容,涉及数字职业精神的定义、概念属性、测量工

具、前因后果、测评工具和指标等内容;语言为中文和

英文,与数字职业精神紧密相关的书籍(包括论著、词
典)。排除标准:重复发表或无法获取全文。检索文

献480篇,经查重、阅读题目、摘要后剩余120篇,阅
读全文后最终纳入25篇文献[8-32]。
1.2 概念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概念分析框架[6-7]

进行概念分析:①选定护理数字职业精神这一概念;
②明确概念分析的目的;③确定护理数字职业精神概

念的字面解释及文献中的应用;④确定概念的属性内

涵;⑤构建典型案例;⑥构建临界、相关和相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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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识别概念的前因后果;⑧提供现有的实证测量指标

和工具。通过详细阅读文献,对文献内容标记、凝练、
精炼,直至概念属性内涵清晰完整。2名研究者进行

属性内涵的提取,由课题组成员共同商讨确定。

2 结果

2.1 护理数字职业精神概念的选定 目前国内外对

“E-professionalism”的命名存在概念名称混用情况,
有研究者称其为“数字职业精神”“电子职业精神”或
“在线职业精神”,缺乏严格规范。课题组认为“数字

职业精神”的命名更符合我国数字化建设过程,适应

我国文化背景,易被大众接受,因此本文试图从现有

文献中护理人员使用数字媒体过程中的专业行为或

非专业行为的角度出发,综合讨论护理数字职业精神

的概念。
2.2 明确概念用法

2.2.1 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字面解释 “数字职业

精神”是 由“E-professionalism“翻 译 而 来,“E”为
“electronic”

 

的简称,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该词理解为

“数字的、数字设备的”。根据《韦氏词典》(第11版),
“Professionalism”是指“一个受过良好工作训练的人

所期望的技能、良好的判断力和礼貌的行为”。我国

《现代汉语词典》中还没有关于“数字职业精神”和“职
业精神”的定义,可以将其分为“数字”“职业”和“精
神”3个方面来理解。“数字”是指数字化的意思。对

“职业”的定义为个人所从事的服务于社会并作为主

要生活来源的工作,本概念针对护理职业。“精神”指
人的意识、思维、情感等主观世界。故从字面意思看,
可以将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理解为“一个人在数字化环

境中体现出来的护理职业所期望的主观意识及技能

行为。”
 

2.2.2 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文献定义 Cain[33]在
2008年首次关注到了互联网时代数字化带来的挑

战,概述了药学专业高等教育中的在线社交网络问

题,提倡扩大职业精神的范畴,考虑“数字职业精神”
这一概念的出现。2009年概念正式提出并将其定义

为“通过数字媒体展示出来的反映传统职业精神的态

度及行为(其中一些在私人生活情境中)”[8],即医师

职业精神和数字媒体之间的交集,适用于医疗卫生专

业人员。他提出了一个描述医护人员网络环境行为

的全新概念,解决了发布于私人环境,但在在线数字

环境中公开的问题,该定义也是目前引用最多的定

义。少数学者对数字职业精神这一概念表达了自身

的理解,如 Kaczmarczyk等[9]认为,是指在网络社交

活动中,在坚持道德原则和关心患者福祉的前提下执

行专业任务的承诺;Jones等[10]认为,是指医务人员

在从事在线交流时所期望的能力和价值观,包括有效

和安全地使用互联网和应用程序的能力;Ryan等[11]

则认为是描述护士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网络环境

中的行为;Gabbard[12]认为是指医疗人员对数字媒体

的使用,以及通过这种使用来发展职业的机制;Mo-
salanejad等[34]表达了用户在虚拟环境中基于政策和

标准,反映职业精神的专业行为,将违反这些规则的

行为归为非专业行为的范畴。这一概念在护理领域

的研究于2012年开始,Peluchette等[35]研究了麻醉

护士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及相关态度。后来的研究

方向也多为社交媒体的使用情况及使用社交媒体的

行为和态度[13],并未针对数字职业精神这一概念。
2016年开始,关于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相关研究广

泛开展,大多数研究进行了横断面研究和内容分析,
包括对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看法[11]、发布内容[14]的

分析及相关培训等[3]。有学者将护理数字职业精神

定义为护士在所有实践和个人环境中所要遵守的标

准,包括使用社交媒体[15]。此前有学者对医师数字

职业精神进行了混合概念分析[34],但到目前为止,并
没有研究明确界定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概念属性及

内涵。
2.3 定义属性

概念属性,即某一概念的特征、元素或组成部分,
概念属性有助于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区别

于其他概念[16],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概念属性主要

包括以下方面。
2.3.1 专业性 护理数字职业精神具有专业性,其
专业性表现为专业能力、声誉和责任[2],具体体现在

具有专业特征的行为[15]、表达正确的专业态度[8]及

具备职业信息素养[36]。护士可以利用数字媒体以专

业的方式与他人互动并维护护理专业的利益,在网络

上关注自己的专业身份以及一些私人的态度和行为

是2个重要的方面。在数字媒体中的专业美德和行

为体现了专业人员履行其角色的过程,如可以借助数

字媒体完善现实中的护理实践,完成延续性护理等重

要的护理工作;专业身份则涉及遵守与专业相关的医

学专业价值和伦理的誓言,如成为值得信赖、有能力

和安全的医疗从业者[17]。由于不专业的行为和专业

身份的模糊将会破坏这一专业的数字职业精神,相关

组织出版了很多实践指南[18],通常强调防止专业性

的缺失[19]。专业的身份可能使护士在数字空间表现

得很独特,但目前在数字环境中建立一个人的专业身

份还没有被探索[20]。
2.3.2 权威性 在数字媒体中,护士及他们的工作

也应该能够体现护理专业的权威性,在数字媒体中利

用专业语言和身份为公众提供高证据的照护信息[21]

和专科技能操作,更能体现护士或护生的权威程度。
研究发现通过数字媒体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或接触知

识渊博的医护人员对促进健康有积极影响[37]。然

而,网络环境中的护士几乎不被视为专业的顾问或专

家,需要有更多具有专业素养的护士来改变公众对护

士这一职业的看法[22]。护士应更加注重自身的权威

形象,确保发布的内容和进行的操作是经过验证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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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评估的。
2.3.3 利他性 利他性的主题包括同情心/同理心和

对他人的无私关怀[38]。
 

利他主义的概念一直被视为或

定义为护理学科的一种职业价值,在数字媒体中护理

人员也应有所体现。美国护理学院协会将该术语定义

为对他人福祉的关注,包括对患者、护士和其他医疗服

务提供者的关注[39]。它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职业价值

观。护士群体作为医务人员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意识地在数字媒体上通过专业性或不涉及专业性的行

为(如倾听)帮助他人及同事、避免对他人产生不必要

的伤害是从事护理这一职业应具备的素养。
2.4 概念内涵

2.4.1 护士在数字媒体使用时明确专业和个人生活

的界限 随着网络社交的发展,个体与他人共同分享

着一定的私人领域,因此也肩负着维护共同私人边界

的责任。由于数字媒体在医学学科中的应用迅速增

加,护士数字媒体的使用涵盖了他们的个人生活和专

业领域,且个人生活和专业领域的界限已经彻底改

变,界限不清晰容易出现专业身份模糊,导致一些不

专业行为的出现。数字媒体和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

也在不断挑战隐私的界限,隐私与保密是重点关注的

领域。护士所了解的信息多为私密的个人信息,他们

有义务与患者建立专业界限[23]。因此,指导政策中

反复出现的原则包括鼓励个人和专业社交媒体的使

用分离。研究中也显示,护士认为他们应该在数字媒

体方面保持专业界限,并遵守专业和个人行为准则来

指导决策[24]。
2.4.2 护士在数字媒体使用时具备认知和应对环境

复杂性的能力 护理专业重视患者隐私、治疗信任、
面对面的关系发展和监管监督。社交媒体网络重视

共享、透明和在线连接,除了网站特定的社区规范外,
几乎没有任何监管。这些数字媒体提供了巨大的互

连性,其普遍性和便捷性允许任何人在互联网上自由

交流,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地留存在网络环境中。这种前所未有的机会也造成

人们在生活中失去了自我反思的自然停顿,降低了发

布信息的风险和隐私意识。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在数

字媒体上提供医疗内容时普遍存在不确定性[17],作
为护士,有可能将其推到医疗行为中,所以更应该对

数字媒体的环境有充分认知,并能够保持谨慎的行

为。
2.4.3 护士在数字媒体使用时掌握促进大众健康结

局的知识和技能 研究表明,很多人在数字媒体上搜

索并转发了医学知识[25]。所以,护士能够检索促进

健康的知识、鉴别虚假信息并通过正确方式谨慎传播

是很重要的。护士是参与健康知识传播的一大群体,
基本任务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恢复健康、减轻痛

苦,在数字媒体中应该遵循健康不伤害的信息传播原

则[40]。能够合理利用软件和设备传递照护信息,帮

助他人正是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内涵所在[41]。
2.5 构建相关案例

2.5.1 典型案例 案例构建的目的是为概念的属

性、前因后果提供清晰的实际生活案例,能够表达此

概念在学科中的使用。构建典型案例有助于清晰理

解所分析概念。典型案例包含概念中所有的定义属

性,
 

可以来自临床、文献或者是虚构的案例[7]。如A
护士由于互联网教育的需要,在社交媒体平台注册账

号并能够在合适时间身着护士服发布有关糖尿病预

防及照护的权威信息,展示专科标准操作,如胰岛素

注射,她还在评论区与同事和患者交流沟通,传递自

己所知道的可以促进大众健康的知识。她能够合理

遵守社交媒体的隐私保护要求保护自身和他人的面

容和身份信息,谨慎发布内容,与网络环境中的人可

以保持恰当的交友互动,偶尔还会给予专业以外的帮

助和心理安慰。她在数字媒体上的知识传播让大众

更多地认识疾病知识,并能够及时预防疾病或并发症

的发生,也因此让大众对她产生了信任,改变了对护

士这一职业的看法。
2.5.2 临界案例 临界案例是指存在部分关键属

性,不完全符合概念定义特征的案例。如B护士最近

成为了网络环境中关于职业精神讨论的主人公。这

位护士在她的抖音账号上发表了几段视频,其中包括

她在工作过程中的一些专业操作,希望与其他同事进

行交流,但在没有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她无

意中将患者暴露在视频里。该护士展现了自己的专

业性,但将患者暴露在视频下,侵犯了该患者的隐私,
没有展现出对患者的关怀。
2.5.3 相反案例 相反案例是指概念的所有属性均

不包括。如D护士在微信群随意转发关于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非权威信息,偶尔还在朋友圈发布自己与

刚出生的婴儿合影的照片。护士长对其进行教育,认
为她的行为违背了护理专业数字职业精神的要求。
但她表示她很高兴分享自己的工作经历,并且不认为

发布这张照片是不专业的行为。
2.6 先决条件和后置影响 先决条件是指概念发生

前应先存在的事情或情况[42],对先决条件的识别有

助于确定概念的基本假设。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先

决条件:①以专业身份参与到数字媒体中。弗格森指

出,参与是护理行业充分理解社交媒体的关键[43]。
引导他们最初使用社交媒体的动机被分为以下几类:
满足教育需求;通过角色责任促进[20],互联网医疗与

教育推动了护理数字职业精神的产生。②在数字媒

体使用中遵循护士职业精神的标准。美国护士协会

认为“社交媒体也是一个地方,护士需要记住他们的

道德责任,尊重患者和护士的界限,以及他们对同事

的责任”,但数字媒体有公开性、交互性、监管水平低

的特点。护理人员在使用数字媒体时要有正确的价

值观及正确使用的意识和态度,在数字媒体中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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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为需要道德和价值观的约束。后置影响指概念

产生之后所导致的事件或情况[42]。包括:①促进公

众健康结局,通过宣传健康知识,完善护理实践,可以

维护护患关系信任度,提高护理质量[26]。②维护个

人和专业形象,研究发现,具备数字职业精神的护士

有较好的信息素养,能够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和职业

形象[27]。③维护社会健康互联网医疗环境,良好数

字职业精神可以体现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价值观、道德观,避免严重的社会

伦理、法律后果[28]。
2.7 实证性测评工具

实证性测评工具是指衡量概念存在的程度的工

具,这一步有助于找到测评此概念属性的方法。许多

研究试图评估医疗专业人员在网上的专业程度,目前

关于数字职业精神的评估工具大部分为问卷或量表,
专门针对护理行业或者针对专业人员的数字职业精

神评估工具尚未编制,可以借鉴参考其他专业的数字

职业精神相关量表制定护理专业的测评工具。
2.7.1 药学专业学生社交媒体职业精神态度量表 
Chisholm-Burns等[29]的一项研究设计并验证了测量

药学专业学生对社交媒体职业精神态度的量表。该

量表包含诚实和正直、尊重他人、负责任、职责和卓越

5个因子共15个条目。条目采用Likert
 

5分计分法,
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2.7.2 临床和牙科专业学生数字职业精神态度量表

 该量表由 Mareliĉ等[30]制定,是大型问卷调查“探
索社交网络对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专业行为的影响”
的一部分,用来评估临床和牙科专业学生对待数字职

业精神的态度。量表包含伦理道德方面(5条)、社交

媒体的危险(5条)、拒绝医生使用(2条)、选择的自由

(3条)、职业精神的重要性(3条)、数字时代的医生(3
条)、负面后果(3条)七大因素共24个条目。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2.7.3 药学专业学生对数字职业精神看法问卷 
Cain等[31]于2009年开发了评估药学专业学生在Fa-
cebook上的活动以及对责任感和数字职业精神看法

的调查问卷,包含21个条目,问卷以二分类项目为

主,涉及到Facebook的使用、责任、隐私设置、在线形

象、提供的信息、数字职业标准、教师“朋友”和人口统

计学资料等问题。
在国外还有部分研究直接对社交媒体上发布的

内容进行评价,如Facebook、Twitter、Blogs或发布特

定内容例子的频率做相应评估[32,44]。在所有这些研

究中,用来确定构成非专业内容的过程各不相同。有

些依赖于2个或2个以上评审人的共识;一些创建了

新的评分或分类系统,但很大程度上仍然很主观。
2.8 护理数字职业精神概念及形成框架 护理数字

职业精神是指“护理人员以专业身份使用数字媒体时

遵循护士职业精神的标准,从而体现护理人员的专业

性、权威性和利他性的行为及态度,最终达到促进大

众健康,树立个人和专业形象,维护健康互联网医疗

环境的目的。”护理数字职业精神概念框架,见图1。

图1 护理数字职业精神概念框架

3 结论
护理数字职业精神以专业身份使用以及遵循护

士职业精神的标准为先决条件,属性包括专业性、权
威性和利他性,产生促进大众健康,树立个人和专业

形象,维护健康互联网医疗环境的后置影响。当前,
我国在护理数字职业精神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尚

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者需充分考虑我国卫生服

务体系、护理专业发展以及临床工作特点,制定适用

的概念应用指南和教育策略,提升护理人员的数字职

业精神水平,加强数字职业精神教育及行业自治,使
其在未来学习工作中合理利用数字媒体,为同行提供

支持并使公众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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